
元杂剧 中的女真民俗文化

彭栓红

内容提要 ： 元杂剧 中直接或 间接涉及女真民俗文化的作品有十几部 ，
这些剧

作承载 了 大 量的女真民俗文化 ，成为今天重要的 民族史料 ，
也是 了 解一个民族的心

灵 密码 。 元杂剧 中女真民俗在彰显民族个性的 同时
，
也体现 了 北方游牧狩猎 民族的

文化共性特征
，

还体现 出 宋元民族融合的 大趋势 。

关 键 词 ：
元杂剧 女真 民族 民俗

女真人最早活动在我 国东北 ，过着渔猎生活 ，在向 中原扩张的过程中汉化较早 。在 《元曲

选》 《元曲选外编》中涉及女真题材的元杂剧有近 1 2 种 。 既有女真作家李直夫所创作的女真

题材杂剧如 《虎头牌 》
？ 也有汉族作家关汉卿等创作的女真题材杂剧 《调风月 》等

？ 还有无名

氏创作的 《射柳捶丸》等剧 。 这些剧作承载了女真民俗文化 ，
成为今天重要的民族史料 。

女真人衣食文化

女真人原居天气寒冷的东北 ，为适应气候和狩猎传统 ， 吃肉喝酒成为生活常态 。 《丽春

堂 》中女真普察人李圭
“

要饱
一只羊 ，

好酒十瓶醉
”

（第 9 0 1 页 ）
，
正是这

一

习俗生活的反 映。

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 》载女真食品
“

厮剌葵菜
”

和
“

蒸羊眉突
”

制作上都用到羊 肉， 可见女真人

尤其爱吃羊肉 。 女真有割食的饮食风俗 ， 《货郎旦》第 四折馆驿子为小末李春郎准备 了
“
一

签

烧肉
”

， 李春郎做割肉科 ，就是游牧狩猎民族佩刀割肉饮食风俗的折射 。 《草木子 》载 ：

“

北人茶

饭重开割 ，其所佩小篦刀… …王公贵人皆佩之。

”
 3女真进人 中原的过程 中饮食上 出现汉化倾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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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
， 《明 代笔记 小说大观 》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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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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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 久栽文净 矸尤
．

2 0 1 5 年 4 期


向 ， 《虎头牌 》第二折描写山寿马吃细米白面 ，就明显受中原饮食文化影响 。

女真人服饰艳丽 ，
贵族阶层尤其爱打扮 。 《货郎旦 》李春郎承袭女真义父千户之职

“

打扮

的诸余里俏簇
＂

（第 1 6 5 3 页 ） 。 《虎头牌》金住马直言 自 己
“

打扮的别 ，梳妆的善
”

（第 4 0 9 页 ） 。

元杂剧 民族服饰描写 ， 唯有女 真服饰最为丰富细腻 ， 如关汉卿 《调风月 》第四折 出现包

髻 、额花 、玉兔胡 、全套绣衣服 。 《货郎旦》第四折描写女真行军千户服饰提及绣云胸背 、兔鹤 。

王实甫《丽春堂》中左丞相徒单克宁 自 述
“

小帽虬头裹绛纱 ，征袍砌就雁衔花
”

（第 9 0 0 页 ） 。 对

女真服饰更为细腻的描述 ，
见《金安寿 》三 、四折金安寿夫妇唱词 ，涉及到的服饰有缕金鞋 、

玉

兔鹘 、皂纱 巾 、锦祅子 、金较辂 、卷云靴 、绣包髻 、绣胸背 、玉搔头 、凤头鞋 、
玉项牌 、头巾 、霞带 、

团衫 、香串 、云肩
、
同心带等 。

以上杂剧对女真服饰从头到脚穿着打扮都有描写 ，
基本符合女真服饰惯制 ：男子头裹 巾 ，

上身穿祆子 ，腰系兔鶴 ，脚踏干皂靴 、卷云靴 。 女子头饰包髻 、贴额花 ，
上衣团衫 ，

脚穿凤头鞋 。

《金史》载女真妇人服
“

上衣谓之团衫
”

气 《金安寿》夫人穿戴是
“

团衫缨络缀珍珠 ，绣包髻鹤鹏

袱
”

（第 1 1 0 0 页 ）
，
《调风月 》女真贵族千户许诺婢女燕燕成为小夫人的服饰也有包髻 、 团衫 。

女真服饰佩饰较多 ，
杂剧集中在头饰和腰饰的描写 。 宋德金就认为 ：

“

女真男女爱用首

饰 。

1
元杂剧涉及头饰的有发饰 、项饰 、胡须装饰等 。 头饰有绣包髻 ，

还贴额花 ，
如

“

包髻是缨

络大真珠 ，额花是秋色玲珑玉
”

（ 《调风月 》 ，第 8 8 页 ）
；
也用绛纱 、阜纱 巾等裹头 ，如

“

皂纱 巾珠

碌簌
”

（ 《金安寿》 ，第 1 0 9 9 页 ） 、

“

小帽虬头裹锋纱
”

（ 《丽春堂》 ，第 9 0 0 页 ） ；甚至在头 巾上再做

装饰 ，像
“

头 巾上砌的粉花儿现
”

（ 《虎头牌 》 ，第 4 0 9 页 ） 。

“

粉花儿
”

，
可能是玉逍遥 ， 《金史 》记

载女真习俗 ：

“

年老者以皂纱笼髻如 巾状 ，散缀玉钿于上 ，谓之玉逍遥 。

”③
女真女子首饰还有

“

翠鸾翘内妆束 ，
玉搔头掩鬓梳

”

（ 《金安寿 》
，
第 1 1 0 0 页 ） 。 女真男子以黑须为美 ，

喜用
“

绒绳
”

缠须 ，
元杂剧真实地记录了女真这

一

习俗 ：

“

墨锭也似髭须着绒绳儿缠
”

（ 《虎头牌》
，
第 4 0 9

页 ） 。 女真护须之法
，
我国古已有之 ， 《晋书 》载张华

“

又好帛绳缠须
”
？

， 尚秉和解释 ：

“

夫 以绳

缠 、以 帛缠者 ，
恐须或着污而点尘土也 。

”
（Ｓ在女真题材 中 ，女真男子常束玉饰腰带名为

“

玉兔

鹘 （胡 ）

”

。

一定意义上说 ，这一服饰特点是女真民族身分的戏剧表演形象化 、视觉化表达 。 《金

史》记载金人四常服中
“

其束带曰 吐鹘 。

” ？
此外 ， 《金安寿》还提到

“

缕金鞋
”

，是
一

种缕金皮腰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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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
： 中 国 书 店 ， 2 0 0 1 年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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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杂剧 中的女真民俗文化

带 。 总体上 ，元杂剧女真服饰色泽鲜艳 ，华丽贵重 。

首先 ，服饰搭配色彩艳丽 ，如
“

小帽虬头裹锋纱
”

（ 《丽春堂 》 ，
第 9 0 页 ） 、

“

头 巾上砌的粉花

儿现
” “
一领家夹祆子是蓝腰线

”

（ 《虎头牌 》 ， 第 4 0 9 页 ） 、

“

卷云靴跟抹绿
” “

缕金靼玉兔偶 ，
七

宝嵌紫珊瑚
”

（ 《金安寿》 ，
第 1 0 9 9 页 ）等 ，涉及绛 、蓝 、粉

、绿 、
紫等色 。 女真服饰为何如此色彩

艳丽 ？ 笔者愚见 ：

一

是女真佩饰所用珍珠 、珊瑚 、金玉等材质本身色泽鲜艳 ；
二是女真人服饰

色彩图案受季节影响 。 《调风月 》第 四折就提到女真夫人们
“

依时按序
”

换装
，恰是早期女真为

适应时令变化在服饰 图案 、色彩等方面调整的生活记录 ，
如

“

绣云胸背雁衔芦
”

（ 《货郎旦 》 ，第

1 6 5 3 页 ）
、

“

征袍砌就雁衔花
”

（ 《丽春堂 》 ，第 9 0 0 页 ） ，这也打上了狩猎文化印痕 。 杂剧中女真

服饰所绘
“

雁衔芦
” “

雁衔花
”

， 即大雁 口含芦花之图案 。 大雁喜在芦華丛生的水域休憩 ，
宋元

时期芦苇与大雁结合的图案盛行 。宋代在瓷器 、石刻 、织绣上常绘有
“

声雁纹
”

图案 ，元青花瓷

也多见 。

“

雁衔芦
”

更是成为元代服饰的
一大特征 。 元杂剧《丽春堂 》《货郎旦》中

“

雁衔花
” “

雁

衔芦
”

服饰描述无疑是对宋元现实生活的客观描述和狩猎生活的记忆 。 女真狩猎文化不仅在

服饰图案有体现 ，
而且也有用鸟兽皮制衣的传统 ， 元杂剧叙述的女真衣物便有

“

鹤鹏袱
”

（ 《金安寿》 ， 第 Ｕ 0 页 ） 、

“

鹈鹞裘
”

（ 《虎头牌》 ，
第 4 0 4 页 ）

、

“

干皂靴鹿皮绵团也似软
”

（ 《虎头

牌》 ，第 4 0 9 页 ）等 ，
迥异于汉族服饰 。 《金史》载 ：

“

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 ，杂花卉之饰 ，其

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 山林为文… …
“

鹘
”

即 为
“

海东青
”

，辽金时期对凶猛的鹰鹘的称谓 。 辽

金元北方游牧狩猎民族贵族有春季湖泽边纵鹘捕鹅凿冰取鱼 、 秋季人山林射虎鹿熊兔等动

物的传统 。 而服饰上使用鸟兽动物皮为材质 ，
或绘制

“

雁衔芦
” “

雁衔花
”

图 ，

“

显然这些图案具

有保护色的作用 ，
不易惊动被猎 目标

”

，是北方狩猎民族文化在服饰上的体现 。 这
一

文化与

辽代契丹人所创的
“

春水秋山 ，冬夏擦钵
”

的
“

四时捺钵
”

制度所体现的捕猎文化 ， 有着文化共

性和承袭性 。

其次 ，女真服饰爱镶珠缀玉 ，常用上等的金玉 、珍珠 、香料 、
珊瑚 。元杂剧女真服饰华丽贵

重也体现在金玉珠宝皆用上 品 ， 如
“

荆山玉
”

（ 《货郎旦 》 ，第 1 6 5 3 页 ）
，

“

珍珠豌豆也似圆
”

（ 《虎

头牌 》 ，第 4 0 9 页 ）
，

“

七宝嵌紫珊瑚
”

（ 《金安寿 》 ，第 1 0 9 9 页 ） ，甚至纽扣都用
“

金较辂
”

。 《金

史》说 ：

“

吐鹘 ，
玉为上 ，金次之 ，

犀象骨角又次之 。

”
？诸多女真题材的元杂剧反复出现

“

玉兔

鹘
”

服饰 ，再次验证女真服饰材质选用上品的奢靡风气 。 另外 ，女真佩饰喜用珊瑚 、珍珠的风

习养成 ，
也与早期女真人的渔猎密不可分 。 完颜女真最初由在图 门江 、鸭绿江流域生活的朱

里真人组成 ， 这种紧邻江河居住生活的地理优势 ， 形成了女真人擅采贝 、珊瑚 、珍珠的渔猎文

① 脱脱等 ： 《金 史》卷四十三 ，第 2 6 0 页 。

② 宋德金 、史金波 ： 《 中 国风俗通史
？ 辽金西夏卷》 ，第 2 9 6 页 。

③ 脱脱等 ： 《金史 》卷四十三 ， 第 2 6 0 页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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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 久彔丈净 蚵充
．

2 0 1 5 年 4 期


化和独特的审美习惯 。 《女真谱评 》也提到
“

女真族采集珠鮮取珠
”

，初名
“

东珠
”

以纪念完颜部

擅长采集珍珠的东朱 ， 因出 自女真 ，
又名

“

真珠
”

，后称
“

珍珠
”

。

？

再次 ，女真服饰常绘图案 ， 而工艺多用
“

绣
”

，杂剧唱词有
“

绣包髻鹏鹏袱
” “

绣云胸背雁

衔芦
”

等 ，这一现象 ，不单纯是民族服饰的特色 ，更是与元初 《梓人遗制 》载
“

华机子
”

对于提花

技术 、

“

罗机子
”

对于绞经织物等宋元纺织技术的发展进步相呼应 。 此外 ，
宋辽金元织物喜用

金 的生活风习 ，对于爱穿贵重华丽服饰的女真贵族也有影响 ，元杂剧中
“

缕金鞋
” “

玉兔鹘是

金厢面
”

此类描写 ， 当是现实生活在文学反映的佐证 。

最后 ，需要解释
一

点 ： 早期女真服饰
“

惟衣布衣
”

，色尚 白 ，在进人中原汉化的过程中女真

服饰 日 趋多样化 、艳丽化 、奢靡化 ，服饰在较多体现本 民族特色的 同时 ，
也多有汉化因素 ，

因

此元杂剧 中女真服饰艳丽贵重的特征 ，是民族融合现实的文学显证 ，从反思历史 的角度看 ，

则是对后期金王朝安逸享乐风习导致亡 国的文学沉思 ，

一定程度上也为
“

金以儒亡
”

之论提

供支撑 。

女真人社会生活文化

女真人能歌善舞
，
为金元时人共识 。 《调风月 》女真夫人们

“

雁行般但举手都能舞
＂

（第 8 8

页 ） 。 《虎头牌》金住马回忆 自 己曾吹弹管弦 ，

“

则听的这者刺骨笛儿悠悠聒耳喧 ，
那蛇皮鼓咚

咚的似春雷健……我也曾舞蹁跹……
”

（第 4 0 9 页 ）山寿马说叔叔银住马每天是
“

吹笛擂鼓做

筵席
”

。 《丽春堂 》第
一

折李圭上场说会做院本 ，会唱杂剧 ， 弹唱舞兼好 。 金安寿妻子童娇兰过

生 日 时演奏细乐
，
大吹大擂

，
笙歌罗列

，
《金安寿》 杂剧表演有

“

扮歌儿引细乐上舞科
”

（第

1 0 9 4 页 ） 。 第三折金安寿迷恋红尘 ，眼中的妻子童娇兰是 ：

“

吹呵韵清音射碧虚 ，
弹呵拂冰弦

断复续 ，歌呵白 芒宛意有余 ，
舞呵彩云旋掌上珠 。

”

（第 1 1 0 0 页 ）

上述杂剧提供 了有关女真歌舞乐习俗的六条记录 ：

一是女真人生 日 、喜庆必设家宴 ，家

宴常伴有歌舞乐 ， 如 《金安寿 》《虎头牌》 。二是女真所用乐器有管弦 、
玉管 、笛子 、鼍鼓 、驼皮鼓

等 ，涉及吹奏 、弹拨 、打击三类乐器 ， 以吹奏乐和打击乐为主 。 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云 ：

“

其乐则惟

鼓笛 ， 其歌则有鹧鸪之曲 ，但高下长短鹧鸪二曲而巳 。

”
③
女真乐器惟有鼓笛之说 ， 契合北方民

族粗犷豪放的性格特征 ，
应是女真歌舞早期伴奏乐器的反映 ，

除了鼓笛外 ，
《金安寿 》提到

“

弹

呵拂冰弦断复续
”

，这种 弹拨乐器
“

冰弦
”

当是女真人在后期发展中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，

音声有了婉约之风 。

“

冰弦
”

是对琴弦的美称 ，在金人 《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》中也有 。 三是家

① 马 亚 川 讲述 ，
王宏 刚 、程迅记 录整理《女真谱评 》上册 ， 长春 ： 吉林人民 出版社

， 2 0 0 9 年
，
第 1 5 5 页 。

② 徐梦莘撰《三朝北盟会编 》上册 ， 上海 ：
上海 古籍 出 版社

，
1 9 8 7 年

，
第 1 8 页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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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杂剧 中的女真民俗文化

宴歌舞所奏乐种多为细乐
，
以管弦为主

，
这是适应家宴饮食需要的

“

礼
”

乐 。 《五礼通考 》记载

了古代宴席演奏细乐的情形 ， 《草木子 》也有
“

曲宴用细乐 、胡乐
”
？的清晰表述 。 四是女真乐 曲

有
“

鹧鸪
” “

阿那忽
”

。 杂剧唱词和曲牌均有体现。

“

鹧鸪
”

又名
“

者剌骨
” “

者刺古
”

，

“

阿那忽
”

又

名
“

阿纳忽
”

。 《虎头牌》第二折 【 阿那忽 】 、 《金安寿》第 四折 【 阿纳忽 】 、 《魔合罗 》第二折 【者剌

古 】 ， 另外在杂剧唱词中也多出现 ：

“

悠悠的 品着鹧鸪
”

（ 《调风月 》 ，
第 8 8 页 ） ，

“

则 听的这者刺

骨笛儿悠悠聒耳喧
”

（ 《虎头牌 》 ，第 4 0 9 页 ） 。 女真
“

阿那忽
”

调可 以
一

人演唱 ，
也可以二人合

唱 。康保成就认为 ：

“

【
阿那忽 】 曲尾的确用齐声合唱 。 五是女真人喜爱杂剧 、院本

， 《丽春堂》

李圭上场就 自言
“

也会做院本 ，
也会唱杂剧

”

（第 9 0 1 页 ） 。 这不仅说明金院本 、诸宫调与杂剧

之间关系密切 ，音乐形态内在发展上有承继关系 ，而且说明金人固有的戏剧观成为元杂剧发

展的助力 ， 女真人成为元杂剧可靠的受众者之一
，
是金元娱乐文化一脉发展的必然现象 。 六

是女真舞蹈表演形态尽管从杂剧 中很难准确判断 ，
但不排除女真舞蹈中也有多元文化的 因

素 ，

“

舞呵彩云旋掌上珠
”

（ 《金安寿 》 ，
第 1 1 0 0 页 ） ，这种快速轻盈旋转之舞蹈描述 ，很可能就

是唐时从中亚传人的胡旋舞或受其影响 。 女真舞蹈多摹拟狩猎或战斗情境 ，跳此类舞时常伴

有
“

吹笛擂鼓
”

之乐 ，
而元杂剧所述女真宴会所作细乐 ，

不用大鼓 ， 较为柔和清美 ， 《梦梁录》卷

二十
“

妓乐
”

条
：

“

大凡动细乐 ，
比之大乐 ， 则不用大鼓 、杖鼓 、羯鼓 、头管 、琵琶等 ，每只 以箫 、

笙 、筚篥 、
嵇琴 、方响 ’

其音韵清且美也 。

”？ 1

因此女真宴会细乐音乐下的舞蹈 ，
当非战斗

、
狩猎

舞
，应该也有受汉族礼乐舞蹈文化影响的因素 。

女真男女老幼都能跃马扬鞭 ， 插箭弯弓 。 《宋会要辑稿 》记载女真 ：

“

地多山林 ， 俗勇博善

射 。

” ？
《虎头牌 》中茶茶 、《丽春堂》中徒单克宁从小便会骑射。 《丽春堂》完颜乐善射柳会上展

示了弓开秋月 、箭飞金 电 、马过似飞熊的高超骑术和射技 。 《虎头牌》 《货郎旦 》等剧还有女真

贵族骑马打围射猎的生动描写 。 可见
，

“

骑马射箭
”

是女真人不分男女老少必备的生活技能和

娱乐方式 ， 这
一

习俗文化也与金代女真人猛安谋克的骑射训练制度的影响有关 。

女真人节 日 文化深受汉族影响 ，重视元旦 、元宵 、端午 、重 阳 ，金章宗还特别重视寒食节 。

《虎头牌 》叙述在 中秋节银住马酗酒误事
，
隐含了少数民族节 日喝酒狂欢的文化传统 。 女真人

在重五 、
重九 ，

要拜天 、射柳 ，体现本民族色彩 。 女真人也过生 日
， 《松漠纪闻 》记载女真

“

其民

皆不知纪年 ， 问之 ， 则 曰我见草青几个度矣 。盖以草
一

青为
一

岁也 。

”？
纪年 尚不知 ，何况纪 日

，

① 叶子奇撰 ， 吴东 昆校点 《草木子 》卷三
“

杂制篇
”

， 《明代笔记小说大观 》（

一

） ， 第 5 8 页 。

② 康保成 ： 《酒 令与元 曲 的传播》
，
《文艺研究 》 2 0 0 5 年 第 8 期 。

③ 孟元老等 ： 《 东京梦华录 （ 外四种 ） 》
，
呼和浩特 ： 远方 出版社

，
2 0 0 1 年 ， 第 3 0 6 页 ，

④ 徐松辑《宋会要辑稿 》第八册 ，

北京 ： 中 华书局 ，
1

9 5 7 年 ，
第 7 7 1 1 页 。

⑤ 洪皓撰 ，
阳羡生校点《松漠纪闻 》 ， 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》 （

三
） ，
上海 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， 2 0 0 7 年 ， 第 2 7 9 7 页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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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 久裁文净 蚵尤
？

 2 0 1 5 年 4 期


因此 ，女真人生 日最初未必是 自 己真实的出生 日 ，但肯定是他们认为重要的 日子 。 《金安寿 》

中金安寿妻子过生 日
，既神圣又世俗 ，先于天地跟前烧香点烛 ， 祭祀祖宗 ，然后宰羊喝酒吃筵

席 ，并以歌舞细乐取乐 ，场面热闹 。 这类女真节 日 、生 日文化 ，不乏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痕迹 。

女真人精神信仰文化

女真题材元杂剧有
一

独特现象 ： 女真贵族家的总管或亲人常起与狗有关的名字 ， 如
“

狗

儿
” “

狗皮
” “

唆狗
”

，
人物 自称时也不以称

“

狗
”

为耻 。 《村乐堂》女真人王同 知家中都管王六斤

自称
“

我叫做唆狗
”

（第 9 0 5 页 ） 。 《虎头牌 》第三折老千户银住马的都管上场 自称
“

狗儿
”

。 《虎

头牌》中老千户女真人银住马呼都管
“

狗儿
”

，他提起哥哥金住马曾有个孩儿
“

狗皮
”

。 《射柳捶

丸》延寿马的父亲是娄宿太尉 。 《金史 》中
“

娄宿
”

又作
“

娄室
”

。完颜部的娄室是女真名将 ，金朝

开国元勋 。 巧合的是
“

娄宿
”

，
为中国二十八星宿之

一

，西方七星宿之
一

，
其对应的动物形象恰

是娄金狗 。 这种以狗命名的现象不仅在表现女真生活的杂剧中常见 ，而且南戏 《宦门子弟错

立身》
？
也存在 ， 剧中完颜延寿马家的老都管也叫

“

狗儿
”

。

女真人起狗名 ，背后折射的情感是多元的 、文化心理是复杂 的 ，首先折射 了女真狩猎文

化 。 狩猎 民族认为 ： 狗能看家护院 ，帮助狩猎 ，对主人忠诚 ，元杂剧 、南戏中女真贵族家里的都

管多起
“

狗
”

名
，
这种

“

贵族——管家
”

的主仆关系正契合狩猎民族对狗的理解 。宋元人们常养

犬 ，
数 目惊人 ， 《宋书》《元史》均有记载 ，

《全元文 》还有 《悼犬》文。 辽金元时期女真对犬更有感

情 。
《女真谱评 》记载的 口头传说故事中女真始祖九天女出外常带犬 、鹰 、马 。 《松漠纪闻 》载 ：

“

金国天会十四年 四月 ， 中京小雨 ， 大雷震 ，群犬数十 ，争赴土河而死 ，所可救者才二三尔 。

”②

可见
， 作为狩猎民族的女真人对狗感情笃深 ，并影响到 日 常行为 。元杂剧 、南戏均出现女真贵

族家眷 、都管 以
“

狗
”

命名 的现象 ，从民族习俗角度看 ，这是戏剧表演融人女真犬崇拜的体现 ，

起
“

狗
”

名是希望得到保佑 ，
获得吉祥 ，

但从民族融合交流上 ，
也可能是女真接受汉族取贱名 、

求长寿习俗的反映 。 而人物不以 自称狗名为耻 ，则更多是女真信仰 的体现 。

从舞台演出角度看 ，女真题材杂剧人物起
“

狗
”

名如 《虎头牌》都管
“

狗儿
”

、 《村乐堂 》中都

管
“

唆狗
”

王六斤 ，
还与杂剧常扮演诙谐喜剧性的净脚色挂钩 ，演剧时再通过人物 自称 、

他人

称呼以及类似《虎头牌 》做
“

叫科
” “

净扮狗儿上
”

动作协同表演 ，再加上杂剧观众群体民族 、阶

层 、文化程度的差异 ，
不同民族民俗文化心理的审美错位 ，从视听感官和表演上都能制造

一

① 钱 南扬校注 《永乐 大典戏文三种校注 》

“

前言
”

，
北京 ： 中华 书 局 ，

1 9 7 9 年
， 第 1

页 。 钱 南杨认为 ：

“

盖作

于金亡之后 ， 宋亡之前这段时 间之 内 。

”

李修生主编《
古本戏曲剧 目 提要》 ，

北京 ：
文化 艺术 出 版社

，
1 9 9 7 年

，
第

2 2 3 页 。 李修生认为 剧本 中提到 关 汉卿 、花李 郎 、 尚 仲贤等元人作品 ，

当 属元人所作 。

② 洪皓撰 ，
阳 羡 生校点 《

松漠 纪闻 》 ， 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 》 （
三

）
， 第 2 8 0 0 页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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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杂剧中的女真民俗文化

种喜剧效果 。 这种利用 民俗心理营造喜剧效果 的技能 ，
恰是优秀作家的本色体现 。

女真的动物崇拜除了犬 ，还有虎崇拜 。 《女真谱评》中
“

阿骨打学艺
”

的故事就描述了一代

女真伟大领袖完颜阿骨打在帽儿山仙人洞与颇通灵性的猛虎学艺 的异事 。 《丽春堂》有
“

他每

那祖宗是斑斓的大虫
”

之语 ，
而徒单克宁也 自称

“

虎体鹓班将相家
”

，剧 中
“

斑斓的大虫
”

无疑

指
“

虎
”

，杂剧清晰地把女真虎崇拜与祖先崇拜合
一

表述 ，来强化女真人的民族身分和独特信

仰 。 至今满族仍有虎神信仰和虎年跳虎神习俗 ，延续着女真古老的虎崇拜传统 。

元杂剧中神灵崇拜以汉族神系为主 ，女真神灵的资料极少 。 马致远 《黄粱梦 》有唱词
“

九

天女鼓风驱造化 ，
六丁神挥剑斩长蛟

”

（第 7 8 7 页 ） 。那么 《黄粱梦 》中
“

九天女
”

是女真神灵 ，
还

是汉族
“

九天玄女
”

的简称 ？ 众所周知 ，
汉族神系中有专职风神 （ 如风伯 ） ，

九天玄女与风似乎

没关系 ，见于文献的多与战事有关 。 《艺文类聚》记载黄帝蚩尤大战 ，

“

天遣玄女下 ，授黄帝兵

信神符 ，
制伏蚩尤

”

？
。 《中华神秘文化辞典》解释九天玄女

“

是位熟诸兵法战事 的女神 。 由此

可知 ，
汉族神话中九天玄女是主兵法 、战事之神 。 《女真谱评》中

“

九天女
”

为女真完颜部的始

祖母 ，原本是天神之第九个女儿 ， 私 自 下凡 ，与猎渔青年相遇相爱 ，
婚后天帝派风神去捉拿 ，

被黑龙从 （长白 山 ）天池救下 ，后在粟末水 （ 即松花江 ）边安家繁衍后代 。

“

九天女斩蛇追渔郎
”

故事中野女人抢走猎鱼青年后 ，
九天女带着孩子 ，

手拿石刀 、
斧一路追赶 ，

路遇长蛇而不惧 ，

用石斧砍蛇 ，慑服野女人找 回丈夫 。

？
女真神话有九天女与风神发生冲突战斗的故事 ， 另外

《女真谱评》叙述九天女不仅勇 于斗争 ，而且发现了火 、会筑屋 、制石器 、捕鱼 、狩猎 、缝制兽衣

等 ，
更是

一位女真文化英雄 ，
有造化育人之功 。 可见 ，从神职 、

神事 、造化育人 ，
以及与

“

风
”

发

生的关系上看 ，九天女主要是女真文化英雄 ，
而九天玄女为汉族战事之神 ，此剧若把

“

九天玄

女
”

当做
“

九天女
”

简称似有不妥 。 因而
“

九天女鼓风驱造化
”

，更接近女真神话 ，

“

九天女
”

就是

指传说中的完颜部的始祖母 。但是 ，
也存在杂剧作家把女真的九天女与汉族的九天玄女弄混

淆了的可能 。 因为 ，九天玄女为道教九天玄母天尊 、六丁神为道教护法神 ，
二者均为道教神并

列出现不奇怪 ，但元杂剧却出现
“

九天女鼓风驱造化 ，
六丁神挥剑斩长蛟

”

把女真
“

九天女
”

与

汉族道教
“

六丁神
”

并列叙述 ，
不能不让人怀疑这种混淆 。 甚至也有

“

六丁神挥剑斩长蛟
”

是

“

九天女斩蛇追渔郎
”

故事偷梁换柱的可能 。 民族融合使得民众对各族神话传说的了解 、 民族

心灵的解读还不够深人 ，
元杂剧出 现对于名称相近的神灵 、神迹的混淆 ，正说明宋元民族交

流是现实的大趋势 ，
而民族融合 、 文化交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

女真崇拜太阳 ，在其族源神话中也有体现 ， 《女真谱评》讲述九天女与函普结合 ，

三足金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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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 久彔丈净矸 艽
．

2 0 1 5 年 4 期


乌贺喜 ，
九天女又梦金乌人怀 ，后生男孩起名

“

乌鲁
”

。

？太阳崇拜本是女真 、契丹 、蒙古族共同

的民俗信仰 。 女真百官在朔望 日 于宫外面朝太 阳行膜拜礼 。 《大金集礼》
云

：

“

朔旦拜 日
，朝参

日 。

”

气大金国志》载女真人
“

元旦则拜 日相庆
”

1 3 5

。女真不仅特殊时段拜 日
，而且这种太阳崇拜

已经扩展到 日 常生活时段
，
如 《虎头牌 》金住马 、银住马兄弟相聚 ，喝酒前金住马唱

“

待我望着

那碧天边太阳浇奠 ，则俺这穷人家又不会别咒愿 ，则愿 的俺兄弟每可便早能勾相见
”

（第 4 0 8

负 ）
，这种对着太阳浇奠并祈愿的行为 ，真实地表现了久别重逢的兄弟深情 ，杂剧很好地借助

女真太阳崇拜心理达成了剧情内容和表演舞台性的水乳交融 。 《多桑蒙古史 》也记述成吉思

汗
“

崇拜太阳 ，而遵从珊蛮教之陋仪
”？

。 连元统治者成吉思汗都崇拜太阳 ，那么 《虎头牌 》有关

太阳崇拜的描写在体现女真信仰的同时 ，
无意中也迎合了元统治阶级思想 ， 为广大观众接

受 。

总之 ，从元杂剧大量涉及女真民俗的作品来看 ，
女真民俗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元杂剧的思

想内容 。 元代多民族共存融合 ，

一面是文化接触交流中的 同化 （汉化与蒙化 ）选择 ，

一面是怀

旧情绪 、
民族意识的彰显和历史反思 ；

一面是女真人个性民俗文化 ，

一面是北方游牧狩猎 民

族民俗文化的共性特征 ，体现多民族统
一

大元朝背景下的 民族融合的民俗文化趋势 、女真人

生存智慧和女真题材元杂剧的发展策略 ， 所有这些心灵的密码恰恰通过女真民俗文化得 以

彰显。 女真题材的元杂剧 ，无疑是女真民族心灵史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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